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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世通言 

 
（明）冯梦龙撰 

 

警世通言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

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

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

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 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

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

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

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娓

娓者为？”呜呼！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

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

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

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

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

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

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

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竟未知孰赝而孰真也。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

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

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

通言》而从臾其成。 

 

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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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浪说曾分鲍叔金，谁人辨得伯牙琴！于今交道奸如鬼，湖海空悬一片

心。 

  古来论交情至厚莫如管鲍。管是管夷吾，鲍是鲍叔牙。他两个同为商

贾，得利均分;时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不以为贪，知其贫也。后来管夷

吾被囚，叔牙脱之，荐为齐相。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这相知有几

样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

谓之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俞伯牙的故事。列位看官们，要听者，洗耳而听； 

不要听者， 各随尊便。正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有一名公，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国郢都人氏，即今

湖广荆州府之地也。那俞伯牙身虽楚人，官星却落于晋国，仕至上大夫之

位。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伯牙讨这个差使，一来是个大才，不辱

君命；二来就便省视乡里，一举两得。当时从陆路至于郢都，朝见了楚

王，致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那郢都乃是桑梓之地，少

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然虽如此，各事其主，君命在身，不敢

迟留，公事已毕，拜辞楚王。楚王赠以黄金采缎，高车驷马。伯牙离楚一

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胜，欲得恣情观览，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乃

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疾，不胜车马驰骤，乞假臣舟楫，以便医

药。” 楚王准奏，命水师拨大船二只，一正一副，正船单坐晋国来使，

副船安顿仆从行李，都是兰桡画桨，锦帐高帆，甚是齐整。群臣直送到江

头而别。只因览胜探奇，不顾山遥水远。伯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

胜，正投其怀。张一片风帆，凌千层碧浪，看不尽遥山叠翠，远水澄清。

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风狂浪涌，大雨

如注，舟楫不能前进，泊于山崖之下。不多时，风恬浪静，雨止云开，现

出一轮明月。那雨后之月，其光倍常。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

焚香炉内：“待我抚琴一操，以遣情怀。” 童子焚香罢，捧琴囊置于案

间。伯牙开囊取琴，调弦转轸，弹出一曲。曲犹未终，指下“刮剌”的一

声响，琴弦断了一根。伯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这住船所在是甚么

去处？”船头答道：“偶因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

人家。” 伯牙惊讶，想道：“是荒山了。若是城郭村庄，或有聪明好学

之人，盗听吾琴，所以琴声忽变，有弦断之异。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

人？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差来刺客；不然，或是贼盗伺候更深，登

舟劫我财物。” 叫左右：“与我上崖搜检一番。不在柳阴深处，定在芦

苇丛中！” 左右领命，唤齐众人，正欲搭跳上崖，忽听岸上有人答应

道：“舟中大人，不必见疑。小子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归

晚，值骤雨狂风，雨具不能遮蔽，潜身岩畔。闻君雅操，少住听琴。” 

伯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琴’二字！此言未知真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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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计较了。左右的，叫他去罢。” 那人不去，在崖上高声说道：“大

人出言谬矣！岂不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

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 这夜静更深， 荒崖下也不该有

抚琴之客了。” 

  伯牙见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个听琴的亦未可知。止住左右不要罗

唣，走近舱门，回嗔作喜的问道：“崖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站立多

时，可知道我适才所弹何曲？” 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来听琴

了。方才大人所弹，乃孔仲尼叹颜回，谱入琴声。其词云：‘可惜颜回命

蚤亡，教人思想鬓如霜。只因陋巷箪瓢乐⋯⋯这一句，就绝了琴弦，不曾

抚出第四句来，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扬。’”伯牙闻言大喜

道：“先生果非俗土，隔崖远，难以问答。 ” 命左右：“掌跳，看扶

手，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 左右掌跳，此人上船，果然是个樵夫：头

戴箬笠，身披蓑衣，手持尖担，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那知言谈好

歹，见是樵夫，下眼相看：“咄！那樵夫下舱去，见我老爷叩头，问你甚

么言语，小心答应，官尊着哩！” 樵夫却是个有意思的，道：“列位不

须粗鲁，待我解衣相见。” 除了斗笠，头上是青布包巾;脱了蓑衣，身上

是蓝布衫儿；搭膊拴腰，露出布裈下截。那时不慌不忙，将蓑衣、斗笠、

尖担、板斧，俱安放舱门之外，脱下芒鞋，躧去泥水，重复穿上，步入舱

来。官舱内公座上灯烛辉煌，樵夫长揖而不跪，道：“大人，施礼了。” 

俞伯牙是晋国大臣，眼界中那有两接的布衣，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既

请下船，又不好叱他回去。伯牙没奈何，微微举手道：“贤友免礼罢。” 

叫童子看坐的。童子取一张杌坐儿置于下席。伯牙全无客礼，把嘴向樵夫

一努，道：“你且坐了。” 你我之称，怠慢可知。那樵夫亦不谦让，俨

然坐下。 

  伯牙见他不告而坐，微有嗔怪之意，因此不问姓名，亦不呼手下人看

茶。默坐多时，怪而问之：“适才崖上听琴的，就是你么？”樵夫答言：

“不敢。” 伯牙道：“我且问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此琴何人

所造？抚他有甚好处？”正问之时，船头来禀话：“风色顺了，月明如

昼，可以开船。” 伯牙分付：“且慢些！” 樵夫道：“承大人下问，小

子若讲话絮烦，恐担误顺风行舟。” 伯牙笑道：“惟恐你不知琴理。若

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迟速乎！” 樵夫道：“既

如此，小子方敢僭谈。此琴乃伏羲氏所琢，见五星之精，飞坠梧桐，凤皇

来仪。凤乃百鸟之王，非竹实不食，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伏羲氏知

梧桐乃树中之良材，夺造化之精气，堪为雅乐，令人伐之。其树高三丈三

尺，按三十三天之数，截为三段，分天、地、人三才。取上一段叩之，其

声太清，以其过轻而废之；取下一段叩之，其声太浊，以其过重而废之；

取中一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轻重相兼。送长流水中，浸七十二日，按

七十二候之数。取起阴干，选良时吉日，用高手匠人刘子奇斫成乐器。此

乃瑶池之乐，故名瑶琴。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

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时；厚二寸，按两仪。有金童头、玉女腰、

仙人背、龙池、凤沼、玉轸、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

徽，按闰月。先是五条弦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内按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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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宫、商、角、徵、羽。尧舜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治。

后因周文王被囚于里 ，吊子伯邑考，添弦一根，清幽哀怨，谓之文弦。

后武王伐纣，前歌后舞，添弦一根，激烈发扬，谓之武弦。先是宫、商、

角、徵、羽五弦，后加二弦，称为文武七弦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弹、八

绝。何为六忌？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

六忌大雪。何为七不弹？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

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何为八绝？总之，清

奇幽雅，悲壮悠长。此琴抚到尽美尽善之处，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

啼。乃雅乐之好处也。” 

  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犹恐是记问之学，又想道：“就是记问之学，

也亏他了。我再试他一试。” 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又问道：

“足下既知乐理，当时孔仲尼鼓琴于室中，颜回自外入，闻琴中有幽沉之

声，疑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仲尼曰：‘吾适鼓琴，见猫方捕鼠，欲其

得之，又恐其失之。此贪杀之意，遂露于丝桐。’始知圣门音乐之理， 

入于微妙。假如下官抚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樵夫

道：“《毛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大人试抚弄一过，小子

任心猜度。若猜不着时，大人休得见罪。” 伯牙将断弦重整，沉思半

晌，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樵夫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

高山也！” 伯牙不答。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樵夫又

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 只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伯牙

大惊，推琴而起，与子期施宾主之礼，连呼：“失敬！失敬！石中有美玉

之藏，若以衣貌取人，岂不误了天下贤士！先生高名雅姓？”樵夫欠身而

答：“小子姓锺，名徽，贱字子期。” 伯牙拱手道:“是锺子期先生。” 

子期转问：“大人高姓？荣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俞瑞，仕于晋朝，

因修聘上国而来。” 子期道：“原来是伯牙大人。” 伯牙推子期坐于客

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点茶。茶罢，又命童子取酒共酌。伯牙道：

“借此攀话，休嫌简亵。”子期称：“不敢。” 

  童子取过瑶琴，二人入席饮酒。伯牙开言又问：“先生声口是楚人

了，但不知尊居何处？”子期道：“离此不远，地名马安山集贤村，便是

荒居。” 伯牙点头道：“好个集贤村。”又问：“道艺何为？”子期

道：“也就是打柴为生。” 伯牙微笑道：“子期先生，下官也不该僭

言。似先生这等抱负，何不求取功名，立身于廊庙，垂名于竹帛；却乃赍

志林泉，混迹樵牧，与草木同朽？窃为先生不取也。” 子期道：“实不

相瞒，舍间上有年迈二亲，下无手足相辅，采樵度日，以尽父母之馀年。

虽位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养也。” 伯牙道：“如此大孝，一发

难得。” 二人杯酒酬酢了一会。 

  子期宠辱无惊，伯牙愈加爱重。又问子期：“青春多少？”子期道：

“虚度二十有七。” 伯牙道：“下官年长一旬。子期若不见弃，结为兄

弟相称，不负知音契友。” 子期笑道：“大人差矣！大人乃上国名公，

锺徽乃穷乡贱子，怎敢仰扳，有辱俯就。” 伯牙道：“相识满天下，知

心能几人？ 下官碌碌风尘，得与高贤结契，实乃生平之万幸。若以富贵

贫贱为嫌，觑俞瑞为何等人乎？”遂命童子重添炉火，再名香，就船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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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期顶礼八拜。伯牙年长为兄，子期为弟，今后兄弟相称，生死不负。

拜罢，复命取暖酒再酌。子期让伯牙上坐，伯牙从其言。换了杯箸，子期

下席，兄弟相称，彼此谈心叙话。正是：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

长。 

  谈论正浓，不觉月淡星稀，东方发白。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篷索，整

备开船。子期起身告辞，伯牙捧一杯酒递与子期，把子期之手，叹道：

“贤弟，我与你相见何太迟，相别何太早！”子期闻言，不觉泪珠滴于杯

中。子期一饮而尽，斟酒回敬伯牙。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伯牙道：

“愚兄馀情不尽，意欲曲延贤弟同行数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人

非不欲相从，怎奈二亲年老，‘父母在，不远游。’” 伯牙道：“既是

二位尊人在堂，回去告过二亲，到晋阳来看愚兄一看，这就是‘游必有

方’了。” 子期道：“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许了贤兄，就当践约。万

一禀命于二亲，二亲不允， 使仁兄悬望于数千里之外，小弟之罪更大

矣。” 伯牙道：“贤弟真所谓至诚君子。也罢，明年还是我来看贤

弟。” 子期道：“仁兄明岁何时到此？小弟好伺候尊驾。” 伯牙屈指

道：“ 昨夜是中秋节， 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贤弟，我来仍在仲

秋中五六日奉访。若过了中旬，迟到季秋月分，就是爽信，不为君子。” 

叫童子：“分付记室将锺贤弟所居地名及相会的日期，登写在日记薄

上。”子期道：“既如此，小弟来年仲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侍立拱候，

不敢有误。天色已明，小弟告辞了。” 伯牙道：“贤弟且住。” 命童子

取黄金二笏，不用封帖，双手捧定道：“贤弟，些须薄礼，权为二位尊人

甘旨之费。斯文骨肉，勿得嫌轻。”子期不敢谦让，即时收下。再拜告

别，含泪出舱，取尖担挑了蓑衣、斗笠，插板斧于腰间，掌跳搭扶手上

崖。伯牙直送至船头，各各洒泪而别。 

  不题子期回家之事。再说俞伯牙点鼓开船，一路江山之胜，无心观

览，心心念念，只想着知音之人。又行几日，舍舟登岸。经过之地，知是

晋国上大夫，不敢轻慢，安排车马相送。直至晋阳，回复了晋主，不在话

下。 

  光阴迅速，过了秋冬，不觉春去夏来。伯牙心怀子期，无日忘之。想

着中秋节近，奏过晋主，给假还乡。晋主依允。伯牙收拾行装，仍打大宽

转，从水路而行。下船之后，分付水手，但是湾泊所在，就来通报地名。

事有偶然，刚刚八月十五夜，水手禀复，此去马安山不远。伯牙依稀还认

得去年泊船相会子期之处，分付水手，将船湾泊，水底抛锚，崖边钉橛。

其夜晴明，船舱内一线月光，射进朱帘。伯牙命童子将帘卷起，步出舱

门，立于船头之上，仰观斗柄。水底天心，万顷茫然，照如白昼。思想去

岁与知己相逢，雨止月明；今夜重来，又值良夜。他约定江边相候，如何

全无踪影，莫非爽信？又等了一会，想道：“ 我理会得了。江边来往船

只颇多，我今日所驾的，不是去年之船了，吾弟急切如何认得？去岁我原

为抚琴惊动知音，今夜仍将瑶琴抚弄一曲。吾弟闻之，必来相见。” 命

童子取琴卓安放船头，焚香设座。伯牙开囊，调弦转轸，才泛音律，商弦

中有哀怨之声。伯牙停琴不操：“呀！商弦哀声凄切，吾弟必遭忧在家。

去岁曾言父母年高，若非父丧，必是母亡。他为人至孝，事有轻重，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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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于我，不肯失信于亲，所以不来也。来日天明，我亲上崖探望。” 叫

童子收拾琴卓，下舱就寝。伯牙一夜不睡，真个巴明不明，盼晓不晓。看

看月移帘影，日出山头，伯牙起来梳洗整衣，命童子携琴相随，又取黄金

十镒带去：“傥吾弟居丧，可为赙礼。” 踹跳登崖，行于樵径，约莫十

数里，出一谷口，伯牙站住。童子禀道：“老爷为何不行？”伯牙道：

“山分南北，路列东西。从山谷出来，两头都是大路，都去得，知道那一

路往集贤村去？等个识路之人，问明了他，方才可行。” 伯牙就石上少

憩，童儿退立于后。不多时，左手官路上有一老叟，髯垂玉线，发挽银

丝，箬冠野服，左手举藤杖，右手携竹篮，徐步而来。伯牙起身整衣，向

前施礼。那老者不慌不忙，将右手竹蓝轻轻放下，双手举藤杖还礼，道：

“先生有何见教？”伯牙道：“请问两头路，那一条路，往集贤村去

的？”老者道：“那两头路，就是两个集贤村。左手是上集贤村，右手是

下集贤村，通衢三十里官道。先生从谷出来，正当其半，东去十五里，西

去也是十五里。不知先生要往那一个集贤村？”伯牙默默无言，暗想道：

“吾弟是个聪明人，怎么说话这等糊涂！相会之日，你知道此间有两个集

贤村，或上或下，就该说个明白了。” 伯牙却才沉吟，那老者道：“先

生这等吟想，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总说了个集贤村，教先生没处

抓寻了。” 伯牙道：“便是。” 老者道：“两个集贤村中，有一二十家

庄户，大抵都是隐遁避世之辈。老夫在这山里， 多住了几年，正是:土居

三十载，无有不亲人。这些庄户，不是舍亲，就是敝友。先生到集贤村必

是访友，只说先生所访之友，姓甚名谁，老夫就知他住处了。” 伯牙

道：“学生要往锺家庄去。” 老者闻“锺家庄”三字，一双昏花眼内，

扑簌簌掉下泪来，道：“先生别家可去，若说锺家庄，不必去了。”伯牙

惊问：“却是为何？”老者道：“先生到锺家庄，要访何人？”伯牙道：

“要访子期。” 老者闻言，放声大哭道：“子期锺徽，乃吾儿也。去年

八月十五采樵归晚，遇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先生。讲论之间，意气相投。临

行赠黄金二笏，吾儿买书攻读，老拙无才，不曾禁止。旦则采樵负重，暮

则诵读辛勤，心力耗废，染成怯疾，数月之间，已亡故了。” 伯牙闻

言，五内崩裂，泪如涌泉，大叫一声，傍山崖跌倒，昏绝于地。锺公用手

搀扶，回顾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谁？”小童低低附耳道：“就是俞伯牙

老爷。” 锺公道：“元来是吾儿好友。” 扶起伯牙苏醒。伯牙坐于地

下，口吐痰涎，双手捶胸，恸哭不已，道：“贤弟呵，我昨夜泊舟，还说

你爽信， 岂知已为泉下之鬼！你有才无寿了！” 锺公拭泪相劝。伯牙哭

罢起来，重与锺公施礼。不敢呼老丈，称为老伯，以见通家兄弟之音。伯

牙道：“老伯， 令郎还是停柩在家，还是出瘗郊外了？”锺公道：“一

言难尽！亡儿临终，老夫与拙荆坐于卧榻之前。亡儿遗语嘱付道：“修短

由天，儿生前不能尽人子事亲之道，死后乞葬于马安山江边。与晋大夫俞

伯牙有约，欲践前言耳。’老夫不负亡儿临终之言。适才先生来的小路之

右，一丘新土，即吾儿锺徽之冢。今日是百日之忌，老夫提一陌纸钱，往

坟前烧化，何期与先生相遇！” 伯牙道：“既如此，奉陪老伯，坟前一

拜。”命小童代太公提了竹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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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锺公策杖引路，伯牙随后，小童跟定，复进谷口。果见一丘新土，在

于路左。伯牙整衣下拜：“贤弟在世为人聪明，死后为神灵应。愚兄此一

拜，诚永别矣！” 拜罢，放声又哭。惊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黎民百

姓，不问行的住的，远的近的，闻得朝中大臣来祭锺子期，回绕坟前，争

先观看。伯牙却不曾摆得祭礼，无以为情，命童子把瑶琴取出囊来，放于

祭石台上，盘膝坐于坟前，挥泪两行，抚琴一操。那些看者，闻琴韵铿

锵，鼓掌大笑而散。伯牙问：“老伯，下官抚琴，吊令郎贤弟，悲不能

已，众人为何而笑？”锺公道：“乡野之人，不知音律，闻琴声以为取乐

之具，故此长笑。” 伯牙道：“原来如此。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锺公

道：“老夫幼年也颇习。如今年迈，五官半废，模糊不懂久矣。” 伯牙

道：“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以吊令郎者，口诵于老伯听之。” 

锺公道：“老夫愿闻。” 伯牙诵云：“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

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伤心伤心复伤心，不忍

泪珠纷。来欢去何苦，江畔起愁云。子期子期兮，你我千金义，历尽天涯

无足语，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伯牙于衣夹间取出解手刀，割断琴弦，双手举琴，向祭石台上，用力

一摔，摔得玉轸抛残，金徽零乱。锺公大惊，问道：“先生为何摔碎此

琴？” 伯牙道：“摔碎瑶琴凤尾寒， 子期不在对谁弹！春风满面皆朋

友，欲觅知音难上难。” 锺公道：“原来如此，可怜！可怜！” 

  伯牙道：“老伯高居，端的在上集贤村，还是下集贤村？”锺公道：

“ 荒居在上集贤村第八家就是。先生如今又问他怎的？”伯牙道：“下

官伤感在心，不敢随老伯登堂了。随身带得有黄金二镒，一半代令郎甘旨

之奉，一半买几亩祭田，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待下官回本朝时，上表告

归林下。那时却到上集贤村，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以尽天年。

吾即子期，子期即吾也，老伯勿以下官为外人相嫌。” 说罢，命小僮取

出黄金，亲手递与锺公，哭拜于地。锺公答拜，盘桓半晌而别。 

  这回书，题作《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后人有诗赞云：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复念知音？ 

    伯牙不作锺期逝，千古令人说破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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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 

  莫把金枷套颈，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这

首《西江月》词，是个劝世之言，要人割断迷情，逍遥自在。且如父子天

性，兄弟手足，这是一本连枝，割不断的。儒、释、道三教虽殊，总抹不

得“孝”“弟”二字。至于生子生孙，就是下一辈事，十分周全不得了。

常言道得好：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马牛！若论到夫妇，虽说是红

线缠腰，赤绳系足，到底是剜肉粘肤，可离可合。常言又说得好：夫妻本

是同林鸟，巴到天明各自飞。近世人情恶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儿孙虽

是疼痛，总比不得夫妇之情。他溺的是闺中之爱，听的是枕上之言。多少

人被妇人迷惑，做出不孝不弟的事来。这断不是高明之辈。 

  如今说这庄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贤愚，参

破真假，从第一着迷处，把这念头放淡下来，渐渐六根清净，道念滋生，

自有受用。昔人看田夫插秧，咏诗四句，大有见解。诗曰：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 

  话说周末时，有一高贤，姓庄，名周，字子休，宋国蒙邑人也。曾仕

周为漆园吏。师事一个大圣人，是道教之祖，姓李，名耳，字伯阳。伯阳

生而白发，人都呼为老子。庄生常昼寝，梦为蝴蝶，栩栩然于园林花草之

间，其意甚适。醒来时，尚觉臂膊如两翅飞动，心甚异之。以后不时有此

梦。庄生一日在老子座间讲《易》之暇，将此梦诉之于师。却是个大圣

人，晓得三生来历，向庄生指夙世因由。那庄生原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蝴

蝶，天一生水，二生木，木荣花茂，那白蝴蝶采百花之精，夺日月之秀，

得了气候，长生不死，翅如车轮。后游于瑶池，偷采蟠桃花蕊，被王母娘

娘位下守花的青鸾啄死。其神不散，托生于世，做了庄周。因他根器不

凡，道心坚固，师事老子，学清净无为之教。今日被老子点破了前生，如

梦初醒，自觉两腋风生，有栩栩然蝴蝶之意，把世情荣枯得丧，看做行云

流水，一丝不挂。老子知他心下大悟，把《道德》五千字的秘诀，倾囊而

授。庄生嘿嘿诵习修炼，遂能分身隐形，出神变化。从此弃了漆园吏的前

程，辞别老子，周游访道。 

  他虽宗清净之教，原不绝夫妇之伦，一连娶过三遍妻房。第一妻，得

疾夭亡；第二妻，有过被出；如今说的是第三妻，姓田，乃田齐族中之

女。庄生游于齐国，田宗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

姿色，肌肤若冰雪，绰约似神仙。庄生不是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真

个如鱼似水。楚威王闻庄生之贤，遣使持黄金百镒，文锦千端，安车驷

马，聘为上相。庄生叹道：“牺牛身被文绣，口食刍菽，见耕牛力作辛

苦，自夸其荣。及其迎入太庙，刀俎在前，欲为耕牛而不可得也。”遂却

之不受。挈妻归宋，隐于曹州之南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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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庄生出游山下，见荒冢累累，叹道：“老少俱无辨，贤愚同所

归。人归冢中，冢中岂能复为人乎？”嗟咨了一回。再行几步，忽见一新

坟，封土未干。一年少妇人，浑身缟素，坐于此冢之傍，手运齐纨素扇，

向冢连扇不已。庄生怪而问之：“娘子，冢中所葬何人？ 为何举扇扇

土？ 必有其故。” 那妇人并不起身，运扇如故，口中莺啼燕语，说出几

句不通道理的话来。正是： 

    听时笑破千人口，说出加添一段羞。 

  那妇人道：“冢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于此。生时与妾相

爱，死不能舍，遗言教妾如要改适他人，直待葬事毕后，坟土干了，方才

可嫁。妾思新筑之土，如何得就干，因此举扇扇之。” 庄生含笑，想

道：“这妇人好性急！亏他还说生前相爱。若不相爱的，还要怎么？”乃

问道：“娘子，要这新土干燥极易。因娘子手腕娇软，举扇无力，不才愿

替娘子代一臂之劳。”那妇人方才起身，深深道个万福：“多谢官人！”

双手将素白纨扇，递与庄生。庄生行起道法，举手照冢顶连扇数扇，水气

都尽，其土顿干。妇人笑容可掬，谢道：“有劳官人用力。” 将纤手向

鬓傍拔下一股银钗，连那纨扇送庄生，权为相谢。庄生却其银钗，受其纨

扇。妇人欣然而去。 

  庄子心下不平，回到家中，坐于草堂，看了纨扇，口中叹出四句：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索把生前恩爱

勾。” 田氏在背后，闻得庄生嗟叹之语，上前相问。那庄生是个有道之

士，夫妻之间亦称为先生。田氏道：“先生有何事感叹？此扇从何而

得？” 庄生将妇人扇冢，要土干改嫁之言述了一遍。“此扇即扇土之

物。因我助力，以此相赠。” 田氏听罢，忽发忿然之色，向空中把那妇

人千不贤、万不贤骂了一顿，对庄生道：“如此薄情之妇，世间少有！”

庄生又道出四句：“生前个个说恩深，死后人人欲扇坟。画龙画虎难画

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闻言大怒。自古道：怨废亲，怒废礼。那田氏怒中之言，不顾体

面，向庄生面上一啐，说道：“人类虽同，贤愚不等。你何得轻出此语，

将天下妇道家看作一例？却不道歉人带累好人。你却也不怕罪过！” 庄

生道：“莫要弹空说嘴。假如不幸，我庄周死后，你这般如花似玉的年

纪，难道捱得过三年五载？”田氏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那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茶，睡两家床？若不幸轮到我身上，这样没廉耻的

事，莫说三年五载，就是一世也成不得，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 

庄生道：“难说！难说！” 田氏口出詈语道：“有志妇人胜如男子。似

你这般没仁没义的，死了一个，又讨一个，出了一个，又纳一个，只道别

人也是一般见识。我们妇道家一鞍一马，到是站得脚头定的，怎么肯把话

与他人说，惹后世耻笑！你如今又不死，直恁枉杀了人！” 就庄生手中

夺过纨扇，扯得粉碎。庄生道：“不必发怒，只愿得如此争气甚好！” 

自此无话。 

  过了几日，庄生忽然得病，日加沉重。田氏在床头，哭哭啼啼。庄生

道：“我病势如此，永别只在早晚。可惜前日纨扇扯碎了，留得在此，好

把与你坟！” 田氏道：“先生休要多心！妾读书知礼，从一而终，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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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先生若不见信，妾愿死于先生之前，以明心迹。” 庄生道：“足

见娘子高志，我庄某死亦瞑目。” 说罢，气就绝了。田氏抚尸大哭。少

不得央及东邻西舍，制备衣衾棺椁殡殓。田氏穿了一身素缟，真个朝朝忧

闷，夜夜悲啼。每想着庄生生前恩爱，如痴如醉，寝食俱废。山前山后庄

户，也有晓得庄生是个逃名的隐士，来吊孝的，到底不比城市热闹。 

  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少年秀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俊俏无

双，风流第一。穿扮的紫衣玄冠，绣带朱履，带着一个老苍头，自称楚国

王孙，向年曾与庄子休先生有约，欲拜在门下，今日特来相访。见庄生已

死，口称：“可惜！” 慌忙脱下色衣，叫苍头于行囊内取出素服穿了，

向灵前四拜道：“庄先生，弟子无缘，不得面会侍教。愿为先生执百日之

丧，以尽私淑之情。” 说罢，又拜四拜，洒泪而起，便请田氏相见。田

氏初次推辞。王孙道：“古礼，通家朋友，妻妾都不相避，何况小子与庄

先生有师弟之约。” 田氏只得步出孝堂，与楚王孙相见，叙了寒温。田

氏一见楚王孙人才标致，就动了怜爱之心，只恨无由厮近。楚王孙道：

“先生虽死，弟子难忘思慕。欲借尊居，暂住百日，一来守先师之丧，二

者先师留下有什么著述，小子告借一观，以领遗训。” 田氏道：“通家

之谊，久住何妨。”当下治饭相款。饭罢，田氏将庄子所著《南华真经》

及《老子道德》五千言，和盘托出，献与王孙。王孙殷勤感谢。草堂中间

占了灵位，楚王孙在左边厢安顿。田氏每日假以哭灵为由，就左边厢，与

王孙攀话。日渐情熟，眉来眼去，情不能已，楚王孙只有五分，那田氏到

有十分。所喜者深山隐僻，就做差了些事，没人传说;所恨者新丧未久，

况且女求于男，难以启齿。又捱了几日，约莫有半月了。那婆娘心猿意

马，按捺不住，悄地唤老苍头进房，赏以美酒，将好言抚慰。从容问：

“你家主人曾婚配否？” 老苍头道：“未曾婚配。” 婆娘又问道：“你

家主人要拣什么样人物才肯婚配？”老苍头带醉道：“我家王孙曾有言，

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韵的，他就心满意足。” 婆娘道：“果有此话？莫非

你说谎？”老苍头道：“老汉一把年纪，怎么说谎？”婆娘道：“我央你

老人家为媒说合，若不弃嫌，奴家情愿服事你主人。” 老苍头道：“我

家主人也曾与老汉说来，道一段好姻缘，只碍师弟二字，恐惹人议论。” 

婆娘道：“你主人与先夫原是生前空约，没有北面听教的事，算不得师

弟。又且山僻荒居，邻舍罕有，谁人议论？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教你吃

杯喜酒。” 老苍头应允。临去时，婆娘又唤转来嘱付道：“若是说得允

时，不论早晚，便来房中回复奴家一声，奴家在此专等。” 老苍头去

后，婆娘悬悬而望。孝堂边张了数十遍，恨不能一条细绳缚了那俏后生俊

脚，扯将入来，搂做一处。将及黄昏，那婆娘等得个不耐烦，黑暗里走入

孝堂，听左边厢声息。忽然灵座上作响，婆娘吓了一跳，只道亡灵出现，

急急走转内室，取灯火来照，原来是老苍头吃醉了，直挺挺的卧于灵座卓

上。婆娘又不敢嗔责他，又不敢声唤他，只得回房，捱更捱点，又过了一

夜。 

  次日，见老苍头行来步去，并不来回复那话儿。婆娘心下发痒，再唤

他进房，问其前事。老苍头道：“不成！不成”婆娘道：“为何不成？莫

非不曾将昨夜这些话剖豁明白？”老苍头道：“老汉都说了。我家王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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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有理，他道：‘娘子容貌，自不必言。未拜师徒，亦可不论。但有三

件事未妥，不好回复得娘子。’” 婆娘道：“那三件事？” 老苍头道：

“我家王孙道：‘堂中见摆着个凶器，我却与娘子行吉礼，心中何忍，且

不雅相。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况且他是个有道德的名贤，我的

才学万分不及，恐被娘子轻薄。三来我家行李尚在后边未到，空手来此，

聘礼筵席之费，一无所措。为此三件，所以不成。’”婆娘道：“这三件

都不必虑。凶器不是生根的，屋后还有一间破空房，唤几个庄客抬他出去

就是，这是一件了。第二件，我先夫那里就是个有道德的名贤？当初不能

正家，致有出妻之事，人称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虚名，以厚礼聘他为相，

他自知才力不胜，逃走在此。前月独行山下，遇一寡妇，将扇扇坟，待坟

土干燥，方才嫁人。拙夫就与他调戏，夺他纨扇，替他扇土，将那把纨扇

带回，是我扯碎了。临死时几日还为他淘了一场气，又什么恩爱！你家主

人青年好学，进不可量。况他乃是王孙之贵，奴家亦是田宗之女，门地相

当。今日到此，姻缘天合。第三件，聘礼筵席之费，奴家做主，谁人要得

聘礼？筵席也是小事。奴家更积得私房白金二十两，赠与你主人，做一套

新衣服。你再去道达，若成就时，今夜是合婚吉日，便要成亲。” 老苍

头收了二十两银子，回复楚王孙。楚王孙只得顺从。老苍头回复了婆娘。 

  那婆娘当时欢天喜地，把孝服除下，重勾粉面，再点朱唇，穿了一套

新鲜色衣。叫苍头顾唤近山庄客，扛抬庄生尸柩，停于后面破屋之内，打

扫草堂，准备做合婚筵席。有诗为证：俊俏孤孀别样娇，王孙有意更相

挑。一鞍一马谁人语？今夜思将快婿招。是夜，那婆娘收拾香房，草堂内

摆得灯烛辉煌，楚王孙簪缨袍服，田氏锦袄绣裙，双双立于花烛之下，一

对男女，如玉琢金装，美不可说。交拜已毕，千恩万爱的，携手入于洞

房，吃了合杯。正欲上床解衣就寝，忽然楚王孙眉头双皱，寸步难移，登

时倒于地下，双手磨胸，只叫心疼难忍。田氏心爱王孙，顾不得新婚廉

耻，近前抱住，替他抚摩，问其所以。王孙痛极不语，口吐涎沫，奄奄欲

绝。老苍头慌做一堆。田氏道：“王孙平日曾有此症候否？”老苍头代

言：“此症平日常有。或一二年发一次，无药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

效。” 田氏急问：“所用何物？”老苍头道：“太医传一奇方，必得生

人脑髓热酒吞之，其痛立止。平日此病举发，老殿下奏过楚王，拨一名死

囚来，缚而杀之，取其脑髓。今山中如何可得？其命合休矣！” 田氏

道：“生人脑髓，必不可致。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么？”老苍头道：“太

医说，凡死未满四十九日者，其脑尚未干枯，亦可取用。” 田氏道：

“吾夫死方二十馀日，何不斫棺而取之？”老苍头道：“只怕娘子不

肯。” 田氏道：“我与王孙成其夫妇，妇人以身事夫，自身尚且不惜，

何有于将朽之骨乎？” 

  即命老苍头伏侍王孙，自己寻了砍柴板斧，右手提斧，左手携灯，往

后边破屋中，将灯檠放于棺盖之上，觑定棺头，双手举斧，用力劈去。妇

人家气力单微，如何劈得棺开？有个缘故，那庄周是达生之人，不肯厚

敛，桐棺三寸，一斧就劈去了一块木头，再一斧去，棺盖便裂开了。只见

庄生从棺内叹口气，推开棺盖，挺身坐起。田氏虽然心狠，终是女流，吓

得腿软筋麻，心头乱跳，斧头不觉坠地。庄生叫：“娘子扶起我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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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娘不得已，只得扶庄生出棺。庄生携灯， 婆娘随后同进房来。婆娘心

知房中有楚王孙主仆二人， 捏两把汗，行一步，反退两步。比及到房中

看时，铺设依然灿烂，那主仆二人，阒然不见。婆娘心下虽然暗暗惊疑，

却也放下了胆，巧言抵饰，向庄生道：“ 奴家自你死后，日夕思念。方

才听得棺中有声响，想古人中多有还魂之事，望你复活，所以用斧开棺。

谢天谢地，果然重生！实乃奴家之万幸也！” 庄生道：“多谢娘子厚

意。只是一件，娘子守孝未久，为何锦袄绣裙？”婆娘又解释道：“开棺

见喜，不敢将凶服冲动，权用锦绣，以取吉兆。”庄生道：“罢了！还有

一节， 棺木何不放在正寝，却撇在破屋之内，难道也是吉兆？”婆娘无

言可答。庄生又见杯盘罗列，也不问其故，教暖酒来饮。 

  庄生放开大量，满饮数觥。那婆娘不达时务，指望煨热老公，重做夫

妻，紧挨着酒壶，撒娇撒痴，甜言美语，要哄庄生上床同寝。庄生饮得酒

大醉，索纸笔写出四句：“从前了却冤家债，你爱之时我不爱。若重与你

做夫妻，怕你巨斧劈开天灵盖。” 那婆娘看了这四句诗，羞惭满面，顿

口无言。庄生又写出四句：“夫妻百夜有何恩？见了新人忘旧人。甫得盖

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干坟！” 庄生又道：“我则教你看两个人。”庄

生用手将外面一指，婆娘回头而看，只见楚王孙和老苍头踱将进来，婆娘

吃了一惊。转身不见了庄生；再回头时，连楚王孙主仆都不见了。 

  那里有什么楚王孙、老苍头，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也。 

  那婆娘精神恍惚，自觉无颜，解腰间绣带，悬梁自缢，呜呼哀哉！这

到是真死了。庄生见田氏已死，解将下来，就将劈破棺木盛放了他，把瓦

盆为乐器，鼓之成韵，倚棺而作歌。歌曰：“大块无心兮，生我与伊。我

非伊夫兮，伊非我妻。偶然邂逅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终兮，有合有离。

人之无良兮，生死情移。真情既见兮，不死何为！伊生兮拣择去取，伊死

兮还返空虚。伊吊我兮，赠我以巨斧；我吊伊兮，慰伊以歌词。斧声起兮

我复活，歌声发兮伊可知！噫嘻，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谁？”

庄生歌罢，又吟诗四句：“你死我必埋，我死你必嫁。我若真个死，一场

大笑话！” 庄生大笑一声，将瓦盆打碎，取火从草堂放起，屋宇俱焚，

连棺木化为灰烬。只有《道德经》、《南华经》不毁，山中有人检取，传

流至今。 

  庄生遨游四方，终身不娶。或云遇老子于函谷关，相随而去，已得大

道成仙矣。诗云： 

    杀妻吴起太无知，荀令伤神亦可嗤。 

    请看庄生鼓盆事，逍遥无碍是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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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海鳖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

夸。 

  这四句诗，奉劝世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古人说得好，道是：“满

招损，谦受益。” 俗谚又有四不可尽的话。那四不可尽？势不可使尽，

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你看如今有势力的，不做好

事，往往任性使气，损人害人，如毒蛇猛兽，人不敢近。他见别人惧怕，

没奈他何，意气扬扬，自以为得计。却不知八月潮头，也有平下来的时

节。危滩急浪中，趁着这刻儿顺风，扯了满篷，望前只顾使去，好不畅

快。不思去时容易，转时甚难。当时夏桀、商纣，贵为天子，不免窜身于

南巢，悬头于太白。那桀、纣有何罪过？也无非倚贵欺贱，恃强凌弱，总

来不过是使势而已。假如桀、纣是个平民百姓，还造得许多恶业否？所以

说势不可使尽。 

  怎么说福不可享尽？常言道：惜衣有衣，惜食有食。又道：人无寿

夭，禄尽则亡。晋时石崇太尉，与皇亲王恺斗富，以酒沃釜，以蜡代薪；

锦步障大至五十里；坑厕间皆用绫罗供帐，香气袭人；跟随家僮，都穿火

浣布衫，一衫价值千金；买一妾，费珍珠十斛。后来死于赵王伦之手，身

首异处。此乃享福太过之报。 

怎么说便宜不可占尽？假如做买卖的错了分文入己，满脸堆笑。却不想小

经纪若折了分文，一家不得吃饱饭，我贪此些须小便宜，亦有何益？昔人

有占便宜诗云： 

  “我被盖你被，你毡盖我毡。你若有钱我共使，我若无钱用你钱。上

山时你扶我脚， 下山时我靠你肩。我有子时做你婿，你有女时伴我眠。

你依此誓时，我死在你后；我违此誓时，你死在我前。” 若依得这诗

时，人人都要如此，谁是呆子，肯束手相让？就是一时得利，暗中损福折

寿，自己不知。所以佛家劝化世人，吃一分亏，受无量福。有诗为证： 

    得便宜处欣欣乐，不遂心时闷闷忧。 

    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 

  说话的，这三句都是了。则那聪明二字，求之不得，如何说聪明不可

用尽？见不尽者，天下之事；读不尽者，天下之书；参不尽者，天下之

理。宁可懵懂而聪明，不可聪明而懵懂。如今且说一个人，古来第一聪明

的。他聪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时，留下花锦般一段话文，传与后生小子恃

才夸己的看样。那第一聪明的是谁？吟诗作赋般般会，打诨猜谜件件精。

不是仲尼重出世，定知颜子再投生。 

  话说宋神宗皇帝在位时，在一名儒，姓苏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

乃四川眉州眉山人氏。一举成名，官拜翰林学士。此人天资高妙，过目成

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胜曹子建之敏捷。在宰相荆公王安石先

生门下，荆公甚重其才。东坡自恃聪明，颇多讥诮。荆公因作《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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